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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卫新闻

教育新观察

是教育创新，还是父母多事？
大学成立家委会在校园内外引发热议

提起胰腺肿瘤，人们首先想到
的是被称为“癌王”的胰腺癌。但
胰腺这个器官里，还藏着一种与胰
腺癌“性格”截然不同的肿瘤——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pNENs）。
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就曾与它
抗争了8年，让这种罕见病走进
了公众视野。
“作为罕见病，胰腺神经内分

泌肿瘤发病率不高，但漏诊率不
低，这种病有着独特的生物学特
性和治疗前景，只要诊断明确、规
范治疗，患者是有机会获得长期
生存的。”本月是首个全国科普
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胰腺
外科主任刘亮教授在日前举办的
一场科普分享会上说。

恶性程度、生存
与遗传差异显著
刘亮教授介绍，胰腺癌恶性

程度极高，国际数据显示5年生
存率不足13%，多数患者确诊时
已处于中晚期，治疗效果有限。
而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则显得
“温和”得多，即便发展到晚期，5
年生存率仍能超过50%，早期发
现并规范治疗甚至有治愈可能。
在遗传风险方面，这两种肿

瘤也存在差异。胰腺癌作为公认
的遗传性肿瘤，家族遗传比例超
过10%，而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
的遗传风险更高，有家族史的人
群需要更早开始针对性筛查。胰
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最狡猾的地方
在于它的“沉默性”，其早期没有
任何典型症状。等到出现症状时，往往已
发生转移。更棘手的是，它的症状极具迷
惑性，从皮疹、头晕到胃肠道出血、黄疸，几
乎涵盖了全身所有不适。

以手术为核心的综合治疗
尽管诊断困难，但一旦确诊，胰腺神经

内分泌肿瘤的治疗选择并不少。对于早期
肿瘤，通过手术完整切除后，部分患者可实
现临床治愈。中山医院胰腺外科团队就接
诊过一位患者：通过生长抑素受体PET-
CT发现胃泌素瘤，及时手术切除后，随访
10年未出现复发。
即便是晚期患者，手术治疗仍能为患

者带来生存获益。对于初始无法
手术的转移性肿瘤，医生会先通
过综合治疗控制病情，待肿瘤缩
小、恶性程度降低后，再评估手术
可能性。

刘亮教授介绍，上世纪80年
代末出现的生长抑素类似物
（SSA），最初仅用于控制激素分
泌导致的症状，后来医学界发现
其还能直接抑制肿瘤生长，成为
“一举两得”的治疗武器。

多学科协作破治
疗难点
“肝转移是导致胰腺神经内

分泌肿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也是目前诊治的难点与痛点。”刘
亮教授指出，这类肿瘤对肝脏有着
特殊“偏好”——超90%的转移灶
集中在肝脏，其他部位转移相对少
见。这种特性既给治疗带来困难，
也为针对性干预提供了可能。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开设
了全国首个胰腺肿瘤肝转移多学
科联合门诊，多学科联合治疗模
式已成为复杂病例的标准方案。
刘亮教授表示，传统观念认为，当
肝内肿瘤占比超50%时，手术治
疗已无意义，但中山医院的临床
实践打破了这一认知：即便肝内
肿瘤占比较高，经多学科团队评
估后，仍可能通过手术或肝移植
获得长期生存。

45岁的王先生被确诊为胰
腺神经内分泌肿瘤伴广泛肝转
移，肝脏内的肿瘤数量竟逾千
枚。这些肿瘤细胞分泌过量激
素，导致他出现严重腹泻，持续的
失水和电解质失衡随时可能引发

脏器衰竭、危及生命。多学科团队评估后
认为，王先生当时不具备手术条件，但神经
内分泌肿瘤的特性为治疗留了空间。团队
为他制定了化疗、靶向、免疫、介入的联合
治疗策略，先缓解症状、控制肿瘤生长。

15个月里，医疗团队根据病情变化不
断调整方案，直到其胰腺原发灶明显缩小，
肝内肿瘤数量减少70%，肿瘤恶性程度显
著降低，终于达到了手术标准。周俭教授
团队和刘亮教授团队接力上阵，历经10小
时成功完成全球首例“原位肝移植联合全
胰腺切除”术。如今，王先生各项检查结果
均良好，无瘤生存期已超过2年。

本报记者 左妍

第 线 580项科技成果亮相工博会高校展区

本报讯（记者 赵菊玲 易蓉）昨天，由上海
市人才工作局和上海交通大学共同主办的“李
政道先生与上海”——实施博士后制度40周年
纪念活动在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举办。
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上海共设立博士后科

研站点456个，其中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73个、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83个，全市16个区均设立
了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博士后载体涵盖高校、
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及各类新型研发机构；累计
培养博士后3万余人，当前在站博士后近万人，

博士后群体已成为上海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
“生力军”，博士后平台正成为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强引擎”。

现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李政道研究
所特别资助”项目发布，该项目用于专项支持上
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培养聚焦最基本科学
问题、潜心前沿科学探索、不断拓展科学知识
边界的优秀博士后人才。纪念活动上，同时举
行了第三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上海队
出征仪式。

本报讯（记者 解敏）第三届全国职业技
能大赛近日在郑州闭幕。上海代表团共派出
118名选手，参加全部106个项目的角逐，最
终取得9金、5银、3铜和72个优胜奖的优异
成绩，金牌数与获奖总数继续稳居全国第一
方阵。
上海选手在对接本市“3+6”重点产业及

“五个中心”建设的项目中表现尤为突出，优势

明显。在世赛新增赛项、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
融合的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成功摘金；在汽车产
业的车身修理项目、生命健康产业的健康和社
会照护项目、电子信息产业的网站技术项目、时
尚消费产业的花艺和美发项目均取得最高奖
项，其中花艺项目包揽了金、银牌，车身修理项
目实现“三连冠”；在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中，上
海选手实现了国赛“三连冠”。

上海已设立博士后科研站点456个

累计培养博士后3万余人

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闭幕

上海金牌数和获奖总数领先

第25届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在
科技创新高校展区，68所高校
精心遴选了580项科技创新成
果，重点展示能够体现高校创
新策源能力、支撑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的科技成果。其中，28所高校
以校为单位独立布展并展示推
介，展现高校重大科研进展和
服务社会的重大应用成果；40
所高校在集中展示区以实物、
视频、图片等形式集中展示高
校先进的科技创新成果，让专
业观众多维度了解高校的科研
创新生态。图为上海大学展示
的“光克隆”全息真3D显示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从开家长会到成立家长委员会，这不是
中小学新学年开学后的“保留节目”，而是国
内一些高校的“创新举措”。大学也办家委
会，是主动凝聚家庭教育的力量，还是将大学
的责任“甩锅”给家长？随着高校纷纷开学，
这样的问题也在校园内外引发热议。

“妈宝”家长悄悄建群
利用开学前家长送孩子到校的机会，现

在越来越多高校流行开家长会。有些同专业
同年级的家长还会悄悄拉个群。“现在的孩子
上了大学就像‘失踪的人’，给他发微信，永远
是回个表情包，给他发红包却是秒收。”秦女
士的孩子上大二了，她说还好有个家长群，十
来个妈妈很有共同语言，平时将从孩子那里
听来的蛛丝马迹消息相互凑一凑，就可以掌
握孩子们的日常行踪。
对于家长私下建群，高校辅导员大多认

为这是好事情，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在家

是妈宝，进了大学却仍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
子。”有高校辅导员吐槽，他们几乎成了大学
生的“管家”和“保姆”，平时学生们咨询的问
题，真正涉及学业发展和生涯规划的不到三
成，大多数是一些生活类的琐事，诸如“老师，
我校园卡丢了，怎么办？”“老师，宿舍灯坏了，
报修流程是啥？”“老师，楼前的共享单车突然
少了，找谁反映？”……

亲子需要安全“分离”
大一变“高四”，即便是个大学生、成年

人，已经具备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在一部
分家长眼中仍是个孩子。对此，高校的态度
也比较坦然，那些连学习资料在哪里复印、教
室里有没有空调这样的事都要管的家长，与
其一个一个来向学校投诉，还不如让他们成
立个家委会，至少可以有个“组织”，有问题先
在他们内部消化掉。
“读大学了，还担心爸妈看到成绩单，这种

感觉很奇怪。”“家委会是不是还要互相交换资
源，便于给孩子介绍工作和对象？”这些评论反
映出部分大学生对家长密切介入他们学习生

活的矛盾心理——既渴望自由和隐私空间，又
希望在遇到困难时能得到家长的及时帮助。
“能否与父母安全地分离，是衡量亲子双

方是否拥有健康人格的重要标准。允许孩子
成为他自己、识别哪些行为是潜意识中对孩子
的占有心理在作祟、让孩子真正地摆脱父辈并
超越父辈，也是判别父母之爱是否健康的主要
依据。”上海晓霆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王晓霆
说，“高校要靠家委会协助管理大学生，其实并
不是稀奇事，我还看到有家长代孩子相亲的
呢。年轻人无法获得更多层次的人生体验，他
们的生活必然是缺失的。这种被家长牢牢控制
的生活，最终会导致人格的主体性枯竭，从而损
害到感知幸福的能力。”

家委会工作要合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提出，与

其成立家委会，不如充分发挥高校学生会的
作用，强调学生的自主能力培养，会更有利于
他们融入社会。
也有高校管理干部说出了一个担忧。如

果按中小学家委会的模式，是不是还要在家

委会下设立相应的分支机构，比如，管学习、管
膳食、管游学、管校服的各类专委会。把这种
模式延伸到大学里来，高校的办学自主性从何
谈起？上海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王健教授表
示，对大学成立家委会持“谨慎支持”的态度。
他说，一方面，现在大学生的父辈很多也上过
大学，但情况不同了，考研和找工作带来的学
业压力、心理压力，是上一代大学生不曾遇到
过的，所以，现在的孩子即便上了大学，也在
很大程度上需要家长的支持与帮助；另一方
面，高校也需要打破围墙，吸引包括家长资源
在内的更多社会力量，共同为学生们织起一张
专业实习、生涯指导、就业援助的网络，所以，
高校如果真要成立家委会，工作重心应该放在
关心和支持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上，而不是变成
中小学家委会的“延伸版”。必须引起重视的
是，千万不能把大学家委会弄成“名利场”，因
为这种现象在一些中小学家委会成员中已经
有了不好的苗头，如果将来再弄一堆名牌高
校“家委会主任”的头衔出来，且互相攀比或
形成一个利益小团体，对大学的校风建设不
见得会有什么好处。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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